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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 

——基于 CFPS 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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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个体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了宗族网络对

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宗族网络成员间的转移支付、社会交往以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心理

安全感扮演了重要的非正式风险分担机制，为宗族网络成员提供了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宗族网络越强的村庄，

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越低；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挤出效应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及高教育水平人群。进而提出

要通过继续增加财政投入、优化新农保制度设计和推进新农保制度与宗族网络的协同来提高新农保参保率。 

关 键 词：宗族；新农保；养老保险；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9)03–0044–08 

 

Influences of Chinese clan network on participation in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rural residen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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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individual’s future income uncertainty, and adopts CFPS 

data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lan network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Rural Residents (NRSEIRR). It is found that transfer payments among clan network member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 mental security provided by the clan network acts as an important informal risk-sharing 

mechanism and provides informal social security for clan network members. The stronger the clan network, the lower 

probability that farmers will participate in NRSEIRR. The crowding-out effect can be found mainly among people with 

high income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rais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by increasing financial input,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NRSEIRR, and promot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NRSEIRR and clan network. 

Keyword: clan, NRSEIRR, endowment insurance, social capital 

 

一、问题的提出 

宗族是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性共同体，它以血

缘和地域为存在基础，以利益、权利和义务构成宗

族成员间的关系基础，以成文或俗成的制度界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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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为的规范，以谱牒①、祠堂②或礼仪作为存在的表象，

以文化和观念维系成员的认同。在中国农村，人们

的社会交往围绕宗族开展，与国外的“种姓”和“俱

乐部”这两种社会网类似，宗族可被视为自然的合

作组织，其成员自觉地与组织外成员区分开来，并

共享组织的资源，例如土地、声誉或市场信息等。

不同的是宗族成员不仅在经济或社会地位上存在

较大差异，且宗族成员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凝聚

力更强，可以有效降低成员间信息不对称，发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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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分担功能。 

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缺位，中国农村主要依赖于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伴随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和

城镇化，农村家庭日益小型化、空巢化，传统的家

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为了解决农民日益严重的养

老问题，国务院于 2009 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下文简称“新农保”)，其目标是在

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人口的全覆盖。到

2012 年底，全国所有的 2853 个县级行政区都启动

了新农保。然而，在“自愿参与”的原则下，新农

保尚未实现农村适龄人口全覆盖，存在参与度和缴

费率双低的情况[1]。 

探讨其中的原因以及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

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新农保是嵌

入到农村原有的非正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中的。

在目前家族主义仍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

结构和行为方式的背景下，以宗族网络为典型代表

的社会网络扮演了农民养老保障的重要角色，发挥

了强大的风险分担功能[2]。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

络通过提供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功能[3-6]，会对农民的

正式社会保险的需求产生挤出效应[7-9]，如降低了农

民对正式医疗保险[10]、长期照料保险[11-12]以及社会

养老保险[13]的需求。宗族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网络

的重要形式，平滑了农民消费[14-16]，促进了农民创

业和外出务工[17-19]，降低了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了

家庭生产投资[20-21]，促进了公共物品供给[22]，缩小

了村庄收入差距[23]。关于宗族这一中国乡土社会网

络对正式社会保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还很鲜见。本

研究拟构建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下的跨期选择模型，

将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纳入其中，同时

利用 2012 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

证研究，考察中国农村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影

响，以期为完善新农保制度提供参考。 

二、模型与理论假设 

养老保险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的社

会养老保险体系；二是社会网络提供的非正式养老

保险。处于社会网络中的农民之间的关联会形成一

种同辈监督机制，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宗族网

络可以提供收入风险共担的功能，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收入提供非正式的保险[19]。本研究首先构建一

个存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跨期选择模型，提出宗

族网络对农民新农保参与决策的影响的相关理论

假设。 

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风险厌恶的消费

者希望能够通过对未来收入投保来平滑消费。假设

农 民 的 跨 期 效 用 函 数 为 贴 现 可 加 的 ， 即

)()1()(),( 2121 cucuccU  。其中，c1和 c2分别表

示农民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β表示贴现系数。 

进一步引入农民寿命不确定性，表现为农民在

第一期期末会以 π的概率死亡，因此， )()1( 2cu

衡量了农民第二期消费的期望效用。单期效用函数

u(c)满足通常的经济学假设，u'> 0，u''< 0。并进一

步假设 u(c)的三阶导数大于 0(u'''> 0)，绝大多数常

用的效用函数都满足这一假设，包括常绝对风险厌

恶的效用函数(CARA)和常相对风险厌恶的效用函

数(CRRA)。 

农民在第一期的劳动收入为 w1。这一收入既可

以用于当期消费(c1)，也可以储蓄(s1)供第二期消费，

还可以购买新农保。为了集中分析宗族网络对农民

购买养老保险的影响并简化模型分析，本研究忽略

了农民的储蓄决策，即假设 s1 = 0，这一简化处理

并不会影响最终结论。农民在第二期获得收入 w2，

这一收入既可以表现为老年人的工作报酬，也可以

表现为子女提供的赡养费，还可以表现为年轻时的

储蓄回报。本研究并不考虑收入 w2的具体来源，而

是进一步假设这一收入是不确定的，以 ρ的概率表

现为较低的工资收入w，以 1-ρ 的概率表现为较高

的工资收入w。 

首先，在不考虑宗族网络的养老保险功能的情

况下，考察新农保参与决策的条件。农民在第一期

可以选择支付 I来参与新农保，如果存活在第二期，
则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收入 I'(I'>I)。参与新农保的
收益率为 r = (I'- I)/ I，这一收益率的大小取决于政
府养老保险资金的运行模式。在完全积累制下，收

益率为(i + π)/ (1 - π)，其中 i为市场利率；在现收现
付制下，收益率为(n + π)/ (1 - π)，其中 n为人口增
长率。用 α∈{0，1}来表示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决策，

α=1表示参与新农保，α= 0表示不参与新农保。农

民在第一期的最优决策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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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U(α，I)来表示农民相应的贴现效用，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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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 U(α=1，I) >U(α=0，I)时，农民会选
择参与新农保。 

目前，新农保缴费水平低，政府还给予一定的

补贴，保费 I非常小③。同时，对于参加新农保的农

村农民，政府和集体会有数十元的补贴，进一步降

低了新农保的缴费负担。因此，作为一种近似，可

以用 U ( α， I )的一阶导数来判断农民是否参 

与新农保。当 0
) 1,=(

0






II
IαU 时，农民会选择参 

与新农保，即： 

)(')](')1()(')[1()1( 1wuwuwur    (1) 

将宗族网络的养老保险功能纳入到分析框架

中，再次考察新农保参与的决策条件。宗族网络可

以提供非正式的收入保险，即当农民在第二期的收

入较低时，会得到宗族内部其他农民的资助，如果

收入较高时则为宗族内部其他农民提供资助。这种

收入保险制度会减少农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提

高农民的期望效用。 

为了模型化宗族网络的作用，本研究假设当农

民在第二期的收入较低时(w2 = w )，会得到来自宗

族的资助 Δ>0，相反，当农民在第二期的收入较高

时(w2 = w )，则需要向其他收入较低的宗族成员提供

资助 Δ>0。用 '
2w 表示包含了宗族资助后的净收入：

当 w2 = w时， Δww '
2 ；当 w2 = w时， Δww -2 

' 。

假设 ΔwΔw - ，即宗族网络的风险共担并不会改

变农民在不同状态下的净收入排序。当宗族成员比

较多且同质的情况下，每个农民接受的期望资助与

提供的期望资助相同，即 ΔΔ ）（  -1 。此时，农民

在第一期的最优决策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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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U' (α，I)来表示存在宗族网络时农民相应的
贴现效用，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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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 U' (α=1，I) >U' (α=0，I)时，农民会
选择参与新农保。和之前的分析相同，可以用 U' (α，
I)的一阶导数来近似判断农民是否参与新农保。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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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式(1)和式(2)可以发现，u'''> 0时，当式(2)

成立，式(1)必然成立；反之，式(1)成立时，式(2)

不一定成立。换言之，如果宗族网络发挥了收入保

险的功能，农民选择参与新农保的条件将变得更加

严格。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的挤出效应存在的前提条

件是，宗族网络能够发挥有效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

能，挤出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个体从宗族网络中的投

入回报率，以及宗族网络成员之间的社会关联会形

成的同辈监督(Peer Supervision)对信息不对称的缓

解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宗族网络提供了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功能； 

假设 2：农民所处的宗族网络强度越高，参与

新农保的概率越低； 

假设 3：从宗族网络中得到的非正式社会保障

越强的人群，宗族网络对其参与新农保的挤出效应

越明显。 

假设 4：与宗族网络联系越紧密的人群，宗族

网络对其新农保参与的挤出效应越明显。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

下，宗族网络对农民的新农保的参与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拟基于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

据来进行分析。CFPS 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

会跟踪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

施，覆盖了除内蒙古、海南、青海、宁夏、西藏、

新疆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代表了中国 95%的人

口，收集了详细的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

据。根据政策规定，新农保的参保对象为年满 16

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和 60

周岁以上农民。2012年是新农保实现地区全覆盖的



 
 

第 20 卷第 3 期          陶东杰等 中国农村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                47 

 

第一年，本研究截取了 16至 59岁的农民的参保状

态，减少了强制性参保、动员式参保等因素的干扰，

能较好地反映农民的参保的真实意愿。 

本研究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是“新农保参与意

愿”，表示农民是否愿意参与新农保。为考察宗族

网络强度的非正式保障功能，另外设置了三组被解

释变量：一是反映农民的心理安全感的变量，包括

农民对“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以及其他问题”严

重程度的主观感受；二是反映宗族网络成员间的经

济支持的变量，包括“从不同住的亲戚处获得的转

移支付的金额”和“是否从亲戚处获得转移支付”

两个变量；三是反映宗族成员间社会交往活动的变

量，包括“与亲戚间是否有赠送礼物、提供帮助、

看望聊天等活动”。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宗族网络强度”。

已有文献对宗族网络强度的测度有三种指标：村庄

内的姓氏比重[24]、是否有家谱以及是否有宗族祠堂
[18，22，25-26]。但是，姓氏比重仅能反映宗族网络的规

模，同姓群体内部个体的连接性和组织性较差，都

不能很好地反映成员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凝聚力

的强弱，而凝聚力的强弱是成员间互惠互利行为的

关键因素[27]。宗祠的修建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宗族活

动，有利于加强成员间的密切联系，一个村庄有宗

祠，标志着宗族网络具有相对较高的强度[18]。因此，

本研究使用“村庄是否有宗族祠堂”作为村庄宗族

网络强度的代理变量。 

考虑到新农保参与意愿与农民的个体特征紧密

相关，而且宗族祠堂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

庄的经济水平，政策信息普及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

是影响新农保参与的重要因素[28]，因此本研究设置

了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④、

健康水平、家庭经济水平、政治面貌、对基层干部

的信任度）和反映农村社会层面特征的变量（村庄

经济水平、县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村庄内是

否已经有人领取新农保）等作为控制变量。 

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将所有变量归为个体层

面、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特征三类，其描述性统计

特征见表 1。表 1显示，样本中仅有 45%的农村适

龄参保对象加入了新农保，12.8%的村庄有宗族祠

堂。在有宗族祠堂的村庄，新农保参与率仅为

31.1%，明显低于无宗族祠堂的村庄 49.3%的参与

率，说明宗族网络在现代农村仍扮演了重要角色。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农保参与 1参与新农保，0没有参与新农保 14 329 0.450 0.498 0 1 

年龄 被访者年龄 19 037 38.950 11.870 16 59 

性别 1男性，0女性 18 863 0.497 0.500 0 1 

受教育水平 1文盲，2小学，3中学，4大学 19 008 2.213 0.882 1 4 

婚姻状况 1在婚 ，0其他 19 036 0.831 0.374 0 1 

健康水平 1-5类别变量，1非常健康，5非常不健康 19 004 3.002 1.230 1 5 

中共党员 1中共党员，0其他 19 037 0.031 0.172 0 1 

对基层干部的信任程度 0-10类别变量，0非常不信任，10非常信任 16 421 4.856 2.496 0 10 

对就业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类别变量，0不严重，10非常严重 15 965 5.721 2.644 0 10 

对医疗服务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类别变量，0不严重，10非常严重 16 147 5.422 2.852 0 10 

对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类别变量，0不严重，10非常严重 15 929 5.303 2.802 0 10 

个体层

面特征 

对其他社会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类别变量，0不严重，10非常严重 15 682 5.489 2.190 0 10 

亲戚间转移支付金额 从亲戚那得到的转移支付金额(元) 8 212 1 069 6 075 0 100 000

是否获得亲戚间转移支付 1从亲戚那获得过转移支付，0没有从亲戚那获得过转移支付 8 212 0.151 0.358 0 1 

是否与亲戚家有社会交往 1与亲戚家有社会交往，0与亲戚家没有社会交往 12 567 0.651 0.477 0 1 

家庭层

面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 单位：元 7 998 10 095 8 283 860 34 300

宗族网络强度 1村庄有宗族祠堂，0没有 765 0.128 0.334 0 1 

村内是否有人领取新农保 1村庄有人正领取新农保，0没有 765 0.480 0.500 0 1 

村庄经济水平 1-7类别变量，1村庄非常贫穷，7村庄非常富裕 765 3.973 1.447 1 7 

县人均 GDP 单位：万元 244 5.238 6.818 0.317 54.95

社会层

面特征 

县总人口数 单位：万人 244 74.610 80.290 4.486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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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计量模型来估计宗族网络对新农

保参与意愿的影响，模型如下： 

ii

iiii

provcdFE
ComIndHallNRPP





 3210   (3) 

其中，NRPPi为 16至 59岁的适龄参保农村农民

在 2012年的参保状态，由于此变量为虚拟变量，故

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Halli表示农民
所在村庄是否有宗族祠堂；Indi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自

评健康、政治面貌、对基层干部的信任程度以及家

庭人均纯收入；Comi是地区层面变量，包括村庄内

是否有人领取新农保、村庄经济状况、县人均 GDP

以及县人口总数；provcdFEi为个体所在省份的虚拟

变量集，用以控制省级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εi是个

体层面随机扰动项。在式(3)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

量替换为反映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的变量，考察宗

族网络是否具有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 

1．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模型(3)估计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

意愿的影响，共观测 13 729个样本，采用逐步加入

不同层次控制变量的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结果见表 2。第(1)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宗

族网络强度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没有宗族祠堂的村

庄，有宗族祠堂的村庄的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低

10.5%；第(2)列为增加了个体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后

的情况，宗族网络强度的估计系数没有明显变化；

第(3)列在进一步控制了社会层面特征变量后，宗族

网络强度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第(4)列在第(3)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 

表 2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影响 
新农保参与意愿 

变量 
(1) (2) (3) (4) 

宗族网络强度 -0.105*** -0.104*** -0.089*** -0.080*** 

 (0.013) (0.013) (0.013) (0.016) 

年龄  0.010*** 0.011*** 0.011*** 

  (0.000) (0.000) (0.000) 

性别  -0.016* -0.019** -0.014 

  (0.009) (0.009) (0.010) 

受教育水平  0.035*** 0.045*** 0.030*** 

  (0.005) (0.006) (0.006) 

婚姻状况  0.108*** 0.122*** 0.108*** 

  (0.014) (0.015) (0.015) 

健康水平  -0.000 0.000 0.001 

  (0.004) (0.004) (0.004) 

中共党员  0.092*** 0.085*** 0.097*** 

  (0.027) (0.027) (0.028) 

人均家庭纯收入  0.011** 0.020*** 0.012** 

  (0.005) (0.005) (0.005) 

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  0.013*** 0.012*** 0.012*** 

  (0.002) (0.002) (0.002) 

  0.320*** 0.275*** 
村内是否有人领取新农保 

  (0.011) (0.012) 

村庄经济水平   -0.013*** -0.027*** 

   (0.004) (0.004) 

县人均GDP   -0.052*** -0.047*** 

   (0.006) (0.008) 

县总人口数   -0.018** 0.005 

   (0.007) (0.009)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家庭人均纯收入、县域人均GDP和县域总人口均取了自然对数；

估计系数是在解释变量均值处计算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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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省份虚拟变量，结果仍无明显变化。这一结果表

明，有宗族祠堂的村庄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相

对于无宗族祠堂的村庄要低 8%，这一差异占总体平

均水平(45%)的 17.8%，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

假设 2得以证实。 

进一步分析发现，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反映出

了新农保参与度在不同人群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来

源。表 2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村

内有人领取新农保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农民对基层

干部的信任度、党员政治面貌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正，说明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

收入水平越高，新农保参与度越高，反映了年龄和

受教育水平影响了对新农保的认知，而且贫困农民

在新农保参保中可能受到的预算约束，其他村民领

取新农保的示范效应、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以及党

员政治面貌对新农保参与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民所

在村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

明新农保对于相对富裕地区农民的吸引力不足，存

在逆向选择，导致经济水平越高而新农保参与度却

越低，这也是新农保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2．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 

受限于数据，直接测度农民当前拥有的“非正

式保障水平”十分困难。本研究从社会保障功能的

发挥形式和作用结果两个角度进行间接测度：宗族

网络发挥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的表现形式[15-16，18]

主要是宗族网络成员之间互相提供经济支持和社

会交往；非正式社会保障水平的一个综合结果[29]

则是个体的心理安全感。本研究通过“农民心理安

全感、亲戚间的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三组

变量来考察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 3。 

(1)宗族网络对农民心理安全感的影响。CFPS

问卷调查的农民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

能够反映农民对于自身拥有的保障水平的判断。表

3 显示，村庄有宗族祠堂的农民对于社会保障、医

疗、就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

显著地低于村庄没有宗族祠堂的农民，说明宗族网

络越强的村庄，农民的心理安全感越高。宗族网络

对农民心理安全感的提升是其发挥非正式社会保

障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 

表 3 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回归结果 
变量 宗族网络强度 观测值

社会保障 -0.093*** 
(0.028) 

 15，375

医疗 -0.047* 
(0.028) 

 15，572 

就业 -0.056** 
(0.028) 

15，412

农民心理

安全感 

其他社会问题 -0.062*** 
(0.023) 

15，162

转移支付金额 
0.250* 

(0.130)  7，811  

转移支付概率 
0.027* 

(0.014)  7，811

农民亲戚间

转移支付及

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 

0.053*** 
(0.019) 9，53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和10%水

平上显著；除“转移支付概率”和“社会交往”是基于Probit模型的

极大似然估计，报告的估计系数是在解释变量均值处计算的边际效应

外，其它变量估计方法为OLS；控制变量集同表2，未展示。 
 

(2)宗族网络对亲戚间转移支付影响。表 3显示，

相对于没有宗族祠堂的村庄，有宗族祠堂村庄的农民

获得来自不同住亲戚的转移支付金额将高出 25%，获

得转移支付的概率提高了 2.7%。宗族网络内部的成

员以同宗同姓的成员组成，相互之间大多有亲戚关

系，来自亲戚的经济帮助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民面临的

经济困难。宗族网络越强，亲戚之间的信任度越高，

越可能提供经济支持，这正是宗族网络的非正式保障

功能的重要体现。 

(3)宗族网络对亲戚间社会交往的影响。在我国

农村地区，人们的社会交往主要围绕宗族开展，宗

族可被视为自然的合作组织，其成员自觉地与组织

外成员区分开来。宗族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繁，降低

了信息不对称，能够增强农民之间的信任度，是农

民之间相互提供保障的前提。表 3结果表明，宗族

网络显著地提高了农民与亲戚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

概率。宗族网络通过加强宗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

为发挥非正式保障功能奠定了基础。 

3．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影响的异质性 

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于经济上的“优势人

群”能够产生更大的回报，被称为“富人的资本”[30]。

因此，宗族网络对新农保的挤出效应在拥有较高经

济地位的人群中应该表现更为突出。而且，如果农

民迁移出村庄居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同辈监

督效应，从而削弱宗族网络的社会保障功能。为此，

本研究将新农保参与对象按收入层次、受教育程度

和是否迁移出本村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

中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挤出效应。 



 
 

5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9年 6月 

 

表 4显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宗族网络对于农民参与新农保的负向影响

程度逐步增强，在高收入家庭和中等以上受教育群

体中，宗族网络显著地影响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

假设 3得以证实。宗族网络仅对本村居住农民的新

农保参与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对迁移出村的

农民的新农保参与意愿影响不显著，证实了假设 4。 

表 4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宗族网络强度 观测值 

低收入组 -0.053 -0.037 5,136 

中等收入组 -0.043 -0.034 4,371 

高收入组 -0.106*** -0.036 4,221 

无学制教育 -0.054 -0.055 4,202 

初等教育 -0.041 -0.038 3,636 

中等教育 -0.101*** -0.025 5,619 

高等教育 -0.305*** -0.103 226 

迁移出村的农民 -0.069 -0.081 561 

新农保 

参与意愿 

本村居住的农民 -0.078*** -0.017 1316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和10%水

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同表2，未展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构建了未来确定性下的跨期选择模型并

利用 CFPS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宗族网络对农民参

与新农保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族网络能够提供非

正式的社会保障功能，处于更强的宗族网络的农民

拥有更高的心理安全感、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主观

感受更低，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亲戚的转移支付，

与亲戚间有着更频繁的社会交往活动；宗族网络显

著降低了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挤出效应明显，

且该效应主要集中于高收入、高教育等“优势群体”

以及与宗族网络有紧密联系的人群。该研究结论有

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继续增加财政投入，提高新农保的保障

力度。宗族网络对新农保产生挤出效应的根本原因

在于农民在传统养老保障与新农保之间的选择倾

向。为了新农保的人口全覆盖和有效运行，在当前

阶段，仍需增加财政投入，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给

付水平，切实减轻农民家庭养老负担，从根本上改

变农民对于养老保障方式选择的倾向性。 

第二，优化新农保制度设计，提升新农保基金

运行效率。伴随着农村地区快速和深度老龄化进

程，新农保基金的支付总额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大幅

增加，其精算平衡和可持续运行也必将受到挑战。

而当前新农保的参与度不高，且“优质参保者”的

流失必将阻碍新农保的持续有效运行。要提高农民

参与新农保的倾向，必须从给付水平、弹性参保条

件和缴费选择的制度设计方面进行优化，提高参保

率和缴费率。 

第三，推进新农保制度与宗族网络的协同，发挥

好宗族网络的非正式保险功能。在中国农村乡土文化

背景下，传统社会组织和现代制度之间存在诸多的互

动。宗族网络和正式社会保险项目之间具有一定的替

代性，可以探索将宗族网络纳入到新农保的制度设计

中，如采取对宗族集体参保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财政补

贴等，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正式的保险制度一并

构建多层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注释： 

① 谱牒是古语，指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 

② 祠堂，又称宗庙、祖祠、宗祠，是儒家祭祀祖先或先贤，

办理各房子孙婚、丧、寿、喜等事务，商议族内的重要

事务的场所。 

③ 90%左右的农民在选择缴费档次时会选择最低档次，即每

年 100 元。以 2012 年的农民农民人均纯收入 7917 元来

计算，新农保缴费负担仅占纯收入的 1.26%。 

④ 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四组，分别为“无学制教育（文

盲/半文盲）”、“初等教育（小学）”、“中等教育（初

中和高中）”、“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收入分

组是以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三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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